
红楼梦论稿



出版说明

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中,红学一直是显学,不仅名家辈

出,而且著作如林。

近两年,红学颇有再度升温之势。从文化现象上来讲,这

固然是一件好事,它不仅充分证明了《红楼梦》恒久不衰的艺

术魅力,而且也表明阅读《红楼梦》、关注红学的人愈来愈多。

但另一方面,在这看似滚滚袭来的热潮背后,至少还需要两个

基本前提作支撑:第一,要熟读原著;第二,要熟悉并了解前人

的有关研究成果。倘不如此,这红学新浪潮必然会卷起不少

的学术泡沫,未必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。在此背景之下,

回顾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红学研究历程,精选出一批曾发生

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论著,推荐给广大读者,就显得非常适时和

十分必要。

为此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红学经典丛书”。

收入本丛书的论著,固然远不能涵盖红学研究的全部成

果,但却无一不是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,都

有很高的理论价值,对于广大读者阅读《红楼梦》,依然有着不

可替代的引导和启发意义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  六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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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梦引论

两百三十多年以前,正是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“康乾

盛世”,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茅屋里,却有一个“半生潦倒”的

人,怀着无限的悲痛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———“泪尽而逝”。

这一天恰当除夕,除了几声爆竹冲破寒夜沉沉的寂静以

外,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时刻———

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!

他,就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。

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,历史的洪流不知淘尽了多

少风流人物,然而,曹雪芹用“十年”血泪写成的《红楼梦》,不

但没有被岁月的尘埃掩没,反而更有生命力地活在一代又一

代中国人的心里。时间———这位最公正的批评家向人们指

出: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,而且在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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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史上也是罕与伦比的杰作。它对全人类艺术的发展,作

出了辉煌而又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贡献。

一

“古来圣贤多寂寞”,天才往往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。

曹雪芹虽然比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等早约一个世纪就对文学

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,但他不仅没有资格载入“青史”,连在当

时多如牛毛的野史遗闻中也找不到他的一篇小传。根据现在

所能看到的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,仅能窥见他为人的一个极

为粗略的轮廓:

曹雪芹名瞮,字梦阮,号雪芹,又号芹圃、芹溪。生年不详

(推论虽多,但无确证)①,卒年为公元1763年(清乾隆二十七

年壬午除夕),一说为公元1764年(即次年癸未除夕)。活了

大约四十多岁,正当一个人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壮年,便垂下

了他那富有创造力的手。

从曹雪芹生前好友的诗中,得知他工诗、善画、嗜酒、狂

放。据称他“诗胆如铁”,效法唐代奇诡诗人李贺而又“破”其

“樊篱”。至于他是如何写作《红楼梦》的,几乎一无所知。即

使是他的好友,也不完全了解他最大的天才价值。

关于曹雪芹的家世,倒是比他本人的记载为多。据考,其

先世本是汉人,后入满洲籍,世居辽阳。从曾祖曹玺到父辈,

三代世袭江宁织造(有时任苏州织造)共有五十八年之久。

① 据友人张宜泉《伤芹溪居士》诗前小序“年未五旬而卒”推论,大约出生于公

元1715年(清康熙五十四年);另据友人敦诚《挽曹雪芹》诗“四十年华付杳

冥”推论,则出生于公元1724年(清雍正二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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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织造”之职是为宫廷采办丝织用品和其他一些生活用物;另

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,即充当皇帝的耳目,凡地方吏治民情以

至米价气象等都要密折上奏。所以织造的官阶虽不很高,却

是皇帝的幸臣才能充任。

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,祖父曹寅曾当过

康熙的“伴读”,康熙六次南巡,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,可见

曹家当年是何等富贵豪华以及与皇室关系的亲密!

曹雪芹的祖父曹寅,虽系显贵,但并非俗吏。他是当时有

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家,著名的《全唐诗》就是由他主持勘印的。

他自己也能作诗写剧,著有《楝亭诗抄》、《楝亭集》及杂剧《北

红拂记》、《续琵琶》等。曹雪芹的父辈曹 也是一位“拿起笔

来也能写作,是个文武全才之人”(康熙赞语)。由此可见,曹

家是个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,这自然为曹雪芹提供了天才的

摇篮,并带来有益的熏陶。

曹雪芹的少年时代,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,但为

时不长,因到父辈曹 任内,积年亏空,再加对曹家特别优宠

的康熙死后,宫廷内部发生夺位之争,雍正一登位,曹家即受

到削职、抄家、枷号等严厉惩处。从此曹家一蹶不振,并由南

京遣回北京。最后曹雪芹流落西郊,过着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

的贫困生活。

贵族家庭由极盛转向极衰,这一人生巨大变化给曹雪芹

带来两方面的影响。一方面是他对贵族家庭有着难以割断的

眷恋,并产生了“色空”、“梦幻”之类的虚无思想;另一方面也

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:贵族家庭的破败,虽然无情地折磨着这

位纨 子弟,但也使他的文学才能没有埋葬在糜烂的公子生

涯里。而平民生活的切身体验,更使他对自己出身的贵族家

庭以及所见所闻有了清醒的回顾和认识,从而沉入深沉的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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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于创作的人生思考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曹雪芹所经历的一切,不是普通的生活经

历,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题材。因为

他所生长的家庭,集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皇商于一身,又与宫廷

关系异常密切,因此比一般家庭更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的政治

经济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。在这里,曹雪芹不仅可以看到封

建统治上层内部的种种腐败,而且还可以看到各种人的遭遇

和命运。这样,他所经历的一切兴衰变化和世态人情,便有了

不寻常的意义,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活源泉。

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落魄北京时期写作的,至少在乾隆十

九年(1754)以前便已开始。当《红楼梦》快要完成时(前八十

回已基本定稿,据说其后尚有三十回在当时即已“迷失”),曹

雪芹因爱子早殇,感伤成疾,再加“一病无医”,终于抛下未竟

的天才事业,死在正当成熟的壮年。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,人们

只能望着历史发出无限的唏嘘、慨叹,又一次沉入天地悠悠、

怆然泪下的历史凭吊。

曹雪芹生前凄凉,死神又过早地扼杀了他的呼吸,但他的

艺术生命却以永不凋谢的活力战胜了死神。在他死后不久,

《红楼梦》最初即以题名《石头记》的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,并

受到人们的珍爱,不惜重金以求。据载:“好事者每传抄一部,

置庙市中,昂其值得数十金。”

1791年(乾隆五十六年),更有一位“好事者”程伟元对在

社会上传抄了近三十年但“无全璧”、“无定本”的《红楼梦》竭

力搜罗,并称收集到八十回以后的残卷,遂征得友人高鹗的襄

助,对各本“细加矨剔,截长补短,抄成全部”,并用活字排印出

来。于是,《红楼梦》第一次以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出版了(通称

“程甲本”)。次年,又作了一番“广集核勘”,重新排印(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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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程乙本”)。程、高对《红楼梦》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,书

出版后更加风行全国,以致“遍于海内,家家喜阅,户户争购”。

根据程、高所说的“补遗”订讹经过,后四十回中似有曹雪

芹的遗稿,其中有他们为了“前后关照”所作的“修辑”、增补自

是无疑。经过程、高“补遗”的《红楼梦》,虽有不少缺点甚至败

笔,但也去除了一些可能在传抄过程中的讹误,此外在文字和

个别人物情节上也作了一些修改,显得比较顺畅。总的看来,

补书基本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,保持了全书的悲剧主题,使很

多读者产生连成一体的印象。有些情节也还处理得宜,文采

笔致亦有可称处;特别是爱情的悲剧结局,表现得相当出色,

以致两百多年来使无数读者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。这一事实

本身,就是对补书的最好评价。

补书的发起人和主持者程伟元(约1745—1819),字小

泉,长州人(今江苏吴县,当时属苏州府治);出身“诗书”之家,

多才艺,诗书画皆擅,诗风“清润”,崇尚“情性得真”。他曾被

盛京将军晋昌延为幕宾,佐理文书奏牍。有人误以程为“书

商”,其实他是一个淡泊名利,并不热衷科场,颇有“东山隐士”

和“冷士”之风的诗文之士。

补书的“分任”者高鹗(约1738—1815),字兰墅,一字云

士,别号红楼外史,辽东铁岭人。据称其为人“侠气”而又“艳

情”,曾一度失意困居,补《红楼梦》即在此“闲且惫”时期。后

考中进士,历任江南道御史、刑科给事中等官职,著有《兰墅诗

抄》、《兰墅十艺》、《吏治辑要》等书。据清代档案所载,其居官

曾屡获“操守谨,政事勤”考语。

《红楼梦》风行后,产生了两大影响。一是续书之多,在中

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。续书不下四五十种,但大多思想艺术

拙劣,无非是将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,即所谓“归美君亲,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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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忠孝”云云,因此续书虽多,大都不堪一读。

另一巨大影响是《红楼梦》风行后,评论之盛,在中国文学

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开谈不说《红

楼梦》,纵读诗书也枉然。”曾出现多种带评夹批的本子,其中

发现较迟却很有名的是“脂砚斋”评本。脂评并无特别高明的

见解,有些批语且不免流于陈腐,但从某些批语的口气看来,

因批者似与作者关系甚密,提供了一些与素材、佚稿、创作过

程等有关的迹象,故对《红楼梦》研究不无参考价值(但亦不必

过信过拘)。除那些沿袭旧习传统的评点外,还出现了一些研

究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种诗文笔记中的评语,当时有人戏称为

“红学”。在那些庞杂的评论中,表现着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,

其中也可看到一些可取的见解,有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

不失为卓识;如谈到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瓶梅》的比较时,指出:“非

特青出于蓝,直是蝉蜕于秽”,这比某些胡乱吹捧《金》作的见

解真不知高出几多。可惜那些评语大都支离琐碎,不成体系,

且多旧时文人谐谑游戏的笔墨。也有些见解陈腐不堪,如把

《红楼梦》诋为“淫书”,主张烧毁禁绝;又如把《红楼梦》曲解为

“祖《大学》而宗《中庸》”;或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书中的人物情

节,以证“全书无非《易》道也”,等等。

发展到民初,《红楼梦》评论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两派,一是

“索隐说”(通称“旧红学”),以蔡元培为代表。此说早已有之,

其特点是通过猜谜拆字等法,把书中人物附会成当时历史上

真人的影射(如说影射顺治与董小宛或宰相明珠家事等等)。

蔡氏不同于旧索隐的是:他提出《红楼梦》“持民族主义甚挚”,

书中本事在“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”,主要根据是“书中红字多

影朱字,朱者明也,汉也”。此类说法实属牵强比附,但由于种

种原因曾流行一时。发展到后来,更有流于极端荒诞者(如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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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黛玉是潘金莲的“化身”等等)。

牵强附会的“索隐说”,终于被“自传说”(通称“新红学”)

打破,这一说的代表人物为胡适。“自传说”其实也不是胡适

首创,早在清代已露端倪,但胡适根据历史记载和新发现的材

料,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,考证出“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

传”。本来,如果说曹雪芹在创作时主要取材于自己的家事和

经历,原是无可厚非,且有助于证明文学创作与生活的联系;

但由于胡适沉迷于“考据癖”,把他所谓的“自叙传”说成是

“《红楼梦》为记叙曹家事实之书”,将贾府与曹家、贾宝玉与曹

雪芹完全等同起来,这样就不仅在很多问题上解释不通,而且

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常识,因为创作总是离不开虚构、想象、综

合等基本法则,从而取消了《红楼梦》作为一部小说创作而不

是呆板实录的伟大文学价值及其概括深广的思想社会意义。

其后不久(1925年),连最初同是坚持此说的俞平伯也富于自

省精神地提出:“若说贾即是曹,宝玉即是雪芹,……则大类

‘高山滚鼓’之谈矣,这何以异于影射? 何以异于猜笨谜?”

应当说,“自传说”在打破不科学的“索隐说”方面是有其

不可抹煞的作用的,但它本身所存在的缺点也长期流弊学术

界。如这一说的继承者,为求考证之“新”,曾编成“世系表”或

“年表”之类,把书中贾府说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“精剪细裁的

生活实录”,这就比胡适更加考据成癖,成了胡适的“俘虏”了。

当然,考证家也是作出不少成绩的,对考证自是不可一概反

对,需要反对的是那种以主观推测甚至猜想代替证据的考证;

或斤斤于细碎、堆砌故实的烦琐考证。总之,谈艺不是解经,

亦非稽古。以汉学代替诗学,将创作混同史传,这也是旧学术

界(包括红学在内)长期存在、溯源甚古的痼习。

对《红楼梦》评论造成不良影响的还有庸俗社会学。其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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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是机械教条、生搬硬套,且每以简单粗暴的“批判”姿态出

现,故又常与过左思潮有关。其弊害已为世所共知,不在这里

多论。

《红楼梦》的续书之多和评论之盛,正说明这部小说具有

不同一般的深远影响,影响之巨遍及社会文化各界。早在清

代其影响已不限于国内,1842年(清道光二十二年)即被部分

译成英文。此后各种外文译本陆续出现,有近二十个国别语

种,几乎遍及全世界。此外,有关《红楼梦》的外文论著也有十多

种,它的世界意义已经日益被人认识,以致形成这样的看法:不了

解《红楼梦》就几乎等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。

二

《红楼梦》的最大价值是表现在文学上。离开这一点,就

谈不上真正了解《红楼梦》。

这是一部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创作出来的小说。强烈

的生活气息,看似“平淡无奇”而实高超卓特的形象表现,是这

部小说所以是天才创作的特色。这部小说虽然强调“亲见亲

闻”,但它一开始却又假托一块“石头”,因无才补天幻形人世,

从而把读者带到书中主人公所生活的“红尘”世界,经历了一

番梦幻情缘和荣衰变化。在这里,也只有在现实生活里,才显

示出曹雪芹驰骋天才的力量。他以其所特有的自然、逼真而

又蕴涵甚丰的艺术笔力,把封建社会里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

隐微曲折之处都多彩多姿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书中着重描写的荣国府,像一面透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

会的缩影。在这个贵族家庭里,少数主子统治着数百个没有

人身自由的奴仆。每天所忙碌的可说只是为了一件事———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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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满足封建主子极端豪华但仍感到厌腻的享乐生活。

奢侈,惊人的奢侈,是这个贵族家庭首先令人触目的特

征。单是吃一顿螃蟹,就使刘姥姥惊叹:“这一顿的银子,够咱

们庄稼人过一年了!”其实,这还只不过是为了又“便宜”又“有

趣”举办的一次家常小宴。更可叹的是那些花了很多银子和

人工制作出来的美味珍馐,上上下下都吃腻了,以致吃不了就

倒掉“喂猫”,连丫头们都习以为常。至于在穿的方面和用的

方面,这个贵族家庭也是极端奢华。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

玩和高贵穿戴,简直使人眼花缭乱,连丫头们都是浑身绫罗包

裹。“通房大丫头”袭人获准回家一次,外面穿的是青缎灰鼠

褂,已经够讲究了,但管家少奶奶凤姐犹恐有辱贾府门面,立

刻赏了她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,连那个花绫包袱也

嫌寒碜,吩咐换了哆罗呢的。

以上说的是日常生活,如碰到婚丧喜庆,更是肆意挥霍。

为孙媳妇办丧事,一口棺材就“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

买”。送殡的行列“浩浩荡荡,一带摆了三四里远”,如“压地银

山一般”。

更加奢靡铺张的还是元妃归省。为了庆祝这场只在一个

晚上归省两三个时辰的“隆恩大典”,贾府特地建造了一个“面

面琳宫合抱,迢迢复道萦纡”的大观园。园中景致馆院的“搜

奇夺巧”,竟使贾政等人走进去“都迷了路”。归省之日,更是

“处处灯光相映,时时细乐声喧”,以致元妃看了也不禁深叹:

“太奢华过费了。”

对贾府这些富贵豪华的描写,在书中可称比比皆是。然

而,需要特别指出的是:《红楼梦》并不是单纯铺写“风月繁

华”,否则它和那些徒以追华逐丽取悦读者的浮艳之作就没有

多大分别了。《红楼梦》所以深刻,是在那些豪华的描写背后,



10   

红
学
经
典
丛
书

还写出这个封建家族正是在那种“烈火烹油”般的繁华热闹

中,加速地走向衰败。正像书中见过“接驾”世面的赵嬷嬷所

说,那不过是“虚热闹”,“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!”但这

“罪过”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。因为在那些富贵豪华描写的深

处,常常使人感到隐伏着一层悲凉。这种感觉,随着情节的运

行而在不断加深、显露。

当元春的鸾舆在一派“香烟缭绕,花影缤纷”中来到贾母

的正室时,书中写道:

  贾妃垂泪,彼此上前厮见,一手挽贾母,一手挽王夫人,

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,但说不出,只是呜咽对泣而已。邢夫

人、李纨、王熙凤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等,俱在旁垂泪无言。半

日贾妃方忍悲强笑,安慰道:“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

去处,好容易今日回家,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,反倒哭个不

了,一会子我去了,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!”说到这句,不

禁又哽咽起来。①

这段文字虽然不足二百字,但却很有分量,很有内涵,它

把许多“说不出”的话都说了。原来,充满在这个贵族家庭里

的笙歌笑语,并不是真正的欢乐。那如“鲜花着锦”的“非常之

喜”,其实是非常之悲。而以喜写悲,或者说寓衰于荣,这正是

《红楼梦》的表现特色。元春说的“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”,

其实是没有再见的时候了,剩下的一次见面是死别。这个少

女为什么死得这样早? 是很耐人寻味的。这是一个被幽禁在

嵌满珠宝的囚笼里,被看不见又说不得的折磨毁灭了的年轻

生命。

① 本书所引《红楼梦》原文,主要根据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(庚辰本)和通行

“程乙本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)。此后如无特殊情况,不再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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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楼梦》通过这个取得特殊尊荣、但却因此带来更多眼

泪的少女,把笔锋伸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。

《红楼梦》还进一步表现出: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,必

然离不开残酷剥削。这个贵族家庭的浩大开支,主要是依靠

向农民榨取数量惊人的地租。这种情形曾生动地表现在书中

第五十三回“乌进孝缴租”那一段描写中。那是一个先遭雨

涝、后遇雹灾的坏年成,但黑山庄农民向这个贵族地主所缴纳

的东西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。除常米一千石外,还有为奢侈生

活所需要的熊掌、鹿舌之类,甚至连贾府“哥儿们”玩的活鹿、锦鸡

等等,都由农民“孝敬”到了,另外还加租银二千五百两。

以上,不过是歉收之年,一个庄子向贾府长房(宁国府)所

缴的租子。从乌进孝的口中得知,他的兄弟还“现管着那府

(荣国府)八处庄地”,那么整个贾府向农民剥削的数量就更惊

人了。

可是,当贾府的珍大爷看过那张长长的租单后,还是满不

高兴地说:“这够作什么的?”“这一、二年里赔了许多,不和你

们要,找谁去?”他说得好像很有“理”似的,连那个乌庄头也不

断道歉赔笑。原来,他今天踏着四五尺深的雪,走了“一个月

零两日”赶来缴租,就是为了“怕爷心焦”。

缴租这一段描写,其意自明,似乎毋需多说。但却有一个

容易被人 忽 略 的 特 点,即 作 者 特 意 把 它 紧 接 在 前 一 段 描

写———即贾府去领了皇上的“春祭恩赏”之后。这样的情节安

排,是有着深含的艺术构思的。

原来,贾珍派人去领那“恩赏”时,并不感到特别高兴,只

是淡淡地说:“咱们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,多少是皇上的天

恩。”可是当他一听禀报“乌庄头来了”,真比“天恩”下降要高

兴十倍,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:“这个老砍头的,今儿才来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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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嘴里虽然骂着,其实是兴奋得骂,所以接着便和乌庄头有说

有笑地诉起苦来:“再省一回亲,只怕精穷了。”这一笔看似不

经意,然而却很有力地点出:“天恩”不但没有使贾府的内囊充

实起来,反而更加枯竭了。这个贵族家庭所以能那样热热闹

闹地过年、祭宗祠、庆元宵,并不是来自天上,而是来自洒满农

民血汗的大地。高悬在贾氏宗祠上的那副对联:“兆姓赖保育

之恩,百代仰蒸尝之盛”,正好是事实的颠倒;其实这也是千百

年历史的颠倒。在这里,曹雪芹继元春归省之后,又一次以他

所惯用的深婉笔法,指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。

《红楼梦》还进一步表现出: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,必然导

致农村经济破产和社会动乱。当荣国府厨房里的燕窝汤煎熬

正浓的时候,在大观园围墙的外面正是“水旱不收,盗贼蜂起”

的沸腾岁月。当农民的血汗已被榨干而供应不上这个贵族家

庭尽情挥霍的时候,连专供贾母享用的红稻米“要一点儿富余

也不能”了。精明能干的凤姐也不断叫苦:“咱们一日难似一

日,总绕不过弯儿来。”发展到后来,这个家庭不得不依靠典

当、借贷、变卖等办法,来维持那虽经一再紧缩但依然是阔绰

的生活场面。这个“花柳繁华之地”,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苍

老的封建社会一样,是一条“死而不僵”的“百足之虫”;那“树

倒猢狲散”的趋势,不仅压迫着封建主子,连丫头小红也有所

预感:“千里搭长棚,没有个不散的筵席。谁干一辈子呢,不过三

年五载,各人干各人的去了!”即使是局外之人,那个古董商冷子

兴也看得很清楚:“外面架子虽没倒,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”

外表煊赫、内里干枯的荣国府,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集

中反映,同时也是当时统治思想、精神道德的集中表现。中国

封建社会一向提倡“国之本在家”、“家齐而后国治”等伦理思

想,因此,这个上通宫闱下连农村的“诗书簪缨之族”,最是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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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着那一时代的道统精神,比一般家庭更讲究虚伪冷漠的伦

常秩序。在这个封建大家族里,父子叔侄之间,姑嫂妯娌之

间,嫡庶亲族之间,都没有甚么真正的亲热,而是被冰封在礼

教之中,经常处于机心四伏、明争暗斗的状态。在表面的彬彬

有礼和笑语融融中,暗藏着算计和倾轧,甚至连奴婢也卷入各

种利害关系的漩涡。难怪探春不无愤慨地说:“咱们倒是一家

亲骨肉呢,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,恨不得你吃了我,我吃了

你。”“我若出得去,必早走了。”

是的,时代还没有提供冲出封建家庭的出路;然而,《红楼

梦》的作者却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,先于五四时代透露出这一

历史的呼声。

《红楼梦》还深刻地表现出:封建统治者一面高谈诗书礼

义,一面却又道德败坏,尤其是淫欲的放纵已到了不顾廉耻的

地步。当贾敬服丹毙命,贾珍、贾蓉一闻此耗立刻急急忙忙奔

丧回来。谁知这两个“孝子贤孙”一见尤氏姐妹便淫心顿起,

哪管热孝在身,恣意谑浪调笑,种种下流丑态连丫头们也看不

下去,不得不出来劝阻。但贾蓉却振振有词地说:“人还说‘脏

唐臭汉’,何况咱们这宗人家? 谁家没风流事?”贾琏与鲍二家

的通奸,引起凤姐大闹,谁知闹到贾母那里,这位宗法家庭的

“太君”只是一笑置之:“甚么要紧的事,小孩子年轻,馋嘴猫儿

似的,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? 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。”然而

也是这位“太君”,却又对人间正常的爱情管制甚严,如防盗

贼,连丫头们都不准听“凤求鸾”之类的才子佳人故事。在那

一社会里,就是存在这样奇怪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:纵容

通奸,甚至卖淫也可以合法,就是禁止爱情。为了维护这种不

合理的制度,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。

《红楼梦》还着重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。书中一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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